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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伟 /文
在黄岩东禅巷，有一位才淑的女子，被

载入民国《黄岩县新志·列女·才淑》章节，又
被临海黄瑞编入《三台名媛诗辑》，成为晚清
台州名媛代表，传为文坛佳话。更让人称道
的是，清末有近百位海内外名流为她的《焦
尾阁遗稿》作序、题跋、留词，成就了黄岩文
史上的绚烂篇章，她的名字叫卢德仪。

持家孝悌 勤劳贤淑

卢德仪，字俪兰，又字梅邻，黄岩人。嘉
庆庚辰（1820）生，同治四年（1865）去世。她
出身名门，是举人卢埙的孙女、处士卢肃炡
的女儿。卢处士亲自教她读书，她深受家学
熏陶，通五经大义，尤其擅长《诗经》《礼经》，
熟《文选》，旁及文史。

卢德仪 20岁嫁给东禅巷里比她大一岁
的王维龄后，几乎每天早晨起来烧灶下厨。
孝敬公婆如侍奉父母，友爱诸叔小姑，全心
全力勤劳持家，抚育子孙辈视如己出，一大
家子其乐融融。

她性爱花木，特别喜欢种植兰花，每当
月夜之际，移动盛放的盆兰到庭院亭台上，
高下参差妥善放置。然后扶着年迈的公婆坐
在花下采撷花朵，蘸上蜂蜜，递上茶水献给
二老，怡然相乐，因此自号俪兰。当公公晚年
病情严重，她随同丈夫昼夜服侍左右，直到
老人去世，谨守丧葬礼仪，毕诚毕敬。

咸丰十一年（1861），黄岩遭受洪杨之乱
尤其严重，至今在东禅巷古宅的廊柱上可看
到砍痕。当时，王维龄的父亲和两位仲弟相
继去世，王维龄和弟弟携全家老幼避难黄岩
西部上郑石墩村，后来又转移到更高更安全
的山里。每次兄弟两人翻山越岭几十里背米
回来，卢德仪都是先做好饭菜给年迈的婆婆
食用，然后再按长幼分给家人，而她自己吃
番薯、薄粥或麦屑充饥。

次年四月，黄岩城内洪杨之乱退去，一
家人才回到东禅巷居住。由于操劳过度，卢
德仪病倒，回城后她仍然带病帮助丈夫操持
家业，并在同治四年（1865）八月去世。

卢德仪生育五子四女，五子分别是彦
威、彦征、彦载、彦武、彦戠。长子彦威，官至
太常寺少卿。彦征以州判候补江苏，署邳州
知县。彦戠以知县候补安徽。彦载是国子监
生，经商有成。彦武任海标千总。长女嫁给严
祖源、次女嫁给林彦直、仲女嫁给东禅巷“东
禅花隐”官小樵之子官瑞椿、幼女嫁给司厅
巷朱谦，其中官瑞椿、朱谦两位女婿是黄岩
清末民初知名人物。

课子就读 言传身教

王彦威幼时，卢德仪亲自教导他诵读诗
书。他6岁学习数目和方向的名字，7岁知道
男女有别，开始谨守礼仪之道。

卢德仪曾作有《秋夜课廉儿读书》七绝
一首。王彦威谱名士廉，廉儿是卢德仪对爱
子的昵称。卢德仪生病卧床数月未愈，仍力
促王彦威外出参加乡试，不要错过好机会。
当王彦威离别后，她痛哭着对王彦威妻子
说：“廉儿我所爱，然我病若此，恐廉儿去有
母归无母矣！”

秋夜课廉儿读书
良宵闲雅与诗宜，清课从头莫告疲。
矮屋数椽灯一点，我家喜有读书儿。
这首诗歌画面感很强，清代著名书画家

会稽赵之谦读了全诗，感叹之余作了一幅
《秋灯课诗图》，将这首七绝的诗意呈现出
来。一时间，文士题咏遍及大江南北，可惜在
流传期间这幅精彩的画作在京城散失。光绪
己丑（1889），这幅画被王彦威失而复得，他
特意为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此时
赵之谦已经去世5年了。

据《台诗四录》引孙德祖载：“余友弢夫
王君彦威，初名禹堂，登同治庚午乡荐，为人
笃行而劬学，每自言幼承母训。贤母卢太恭
人尝有秋夜课儿诗，有‘茅屋一椽灯一点，我
家应有读书儿’。弢夫后官工部，赵撝叔为写
《秋灯课诗图》，一时名流皆有题咏。每出以
见示，未尝不涕下沾臆也！”由此可见王彦威
成材，与母亲从小给他的良好启蒙教育分不
开，不管是学习、生活习惯的培养，还是前期
人格的塑造。

据王彦威回忆母亲一家经堂课读场景：
“彦威五六岁亦执策侍其后，暇则举古今忠
孝事为堂上陈之，以博色笑。其遗文坠典有
关惩劝者，比类录之。凌杂掌故则别纸录之。
傍行侧注，一字不苟。”

卢德仪不但自己亲自课读子侄，丈夫王
维龄也教子有方。他曾经对儿子们说：“我刚
进入私塾时，一升米三分之，为粥三次，一菽
乳，四析之。”因此孩子们都各有成就，特别
是长子彦威名声在外。

夫唱妇随 伉俪情深

张文虎《王儒人传》写道：“暇则伉俪以
诗倡和为乐。”卢德仪写出《寄夫子温州二
首》《和夫子游委羽山二首》等佳作，伉俪情
深可见一斑。《寄夫子温州二首》写夫妻新
别后，卢德仪对丈夫的思念和渴望早日团
聚的情感。一百多年后捧卷读着诗行，这两

首含蓄的思妇诗在场感依然极强。她把诗歌
的文字打磨得温润如玉，足见文字白描功夫
之强。

寄夫子温州（二首）
其一

小别情怀夙未谙，计程应已过山南。
东瓯风景知何似，计取归来佐夜谈。

其二
闲阶月色剧分明，河汉横空夜气清。
斜倚栏杆悄无语，霜花如雪扑帘旌。
诗中的“夫子”，指的就是王彦威的父亲

王维龄，字广良，别字菊人，祖父王子业，父
亲王谦受。家住黄岩城内直下街，后来移居
东禅巷（原城关镇宿舍东面区块）。王维龄从
小聪颖好学，在他年少时，由于家庭贫苦，从
祖父举人王斐山、明经朱云岳对他很赏析，
怜惜他家境贫困，都将他免费招到学舍读
书。卢处士也非常器重女婿，赠送给他一筐
藏书。王维龄致力科举考试，参加郡县考试
名列前茅。但是，当府城学使过来推荐他时，
他却称病婉言拒绝了。原因是家里的父亲年
纪已大，而且家境不好，他的父亲要求他经
商。他乞求王斐山、朱云岳两位先生帮忙，都
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和妻子卢德仪一起痛
哭了好几天后，他才开始和仲弟一起去做生
意。并让卢德仪教导他的弟弟们读书、计算
账务等事项。

据王彦威撰《先母卢太淑人事略》载：
“其父以年老家贫，命习贾人事数年，积资返
父所质田，为其弟纳室，既而累资巨万，岁入
八百斛，乃与诸弟分之。”这与林丙修所写的
《王太常传》记载“父维龄，太学生，为蓄贾。
徙城隍庙前，资用日以饶”一致。从中可以知
道王维龄弃学从商，曾移到城隍庙前经商，
使得家中财力更加雄厚。王维龄和卢德仪夫
妇仍然商量着与亲兄弟们平分资产，一家人
其乐融融，姑嫂相洽。

遭受了洪杨之乱回到城里后，王维龄家
中资产大为缩水，等到暴乱平定后，他重操
旧业，让季弟出面经商。由于季弟从商经验
不足，耗费了家中的所有资产，并且负债累
累。王维龄夫妇两人没有埋怨，依然对他友
爱如常。

焦尾遗稿 古今传诵

卢德仪生平作诗好几卷，都是自己珍藏，
但毁于兵乱。现存诗歌仅33首，是嫁给严祖
源的长女夹杂在箩筐中带出的母亲诗作，加
上避乱期间、回城后的诗作，称作《焦尾集》，
后来自署阁名。同时，她还著有《焦尾阁脞录》
2卷、《正气集》4卷，均散佚。

《焦尾阁遗稿》是正式书名，载于《台州府
志·艺文略》中。可分感怀诗、写景咏物诗、思
妇诗、闲适诗等类别。晚清武进女士张婉紃认
为卢德仪的诗歌平淡而有深味，中年遭遇离
乱避难黄岩西部后哀愁渐生，始有悲壮沉郁
风格，这个评论比较精准。

斗鸡巷王炳辰所题《焦尾阁遗稿》五律
一首，全诗概括了卢德仪去世之后，王彦威
为卢德仪的《焦尾阁遗稿》征集诗文序跋，涉
及王家前后四代雅颂的作品近百篇，每一篇
都是文笔优美，称得上佳作，是一笔宝贵的
文化遗产。

题《焦尾阁遗稿》
征题历四代，写作百余家。
雅颂传焦尾，文词灿彩霞。
子孙能撰述，德操显柔嘉。
受命终难却，高明笑画蛇。

焦尾，意指美琴，《后汉书·蔡邕传》：“吴
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
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
人名曰‘焦尾琴’焉。”后来，“焦尾”与绿绮、
绕梁、号钟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琴，象征着
知音难寻的含义。同时，人们也用“焦尾琴”

“焦尾”等词语来比喻历尽磨难的良才或被
埋没的宝器。卢德仪自经历战乱磨难后自署
其名，用来纪念这段人生经历。

《焦尾阁遗稿》有瑞安孙衣言、德清俞
樾、吴县潘祖荫、庐江吴长庆等名人的多篇
序文。还有江宁汪士铎、顺德李文田、会稽李
慈铭、孙德祖契书后跋，另有数十位海内位
名流题词。

《避乱石墩滩声狂作彻夜不寐感赋一
章》是《焦尾阁遗稿》中的一首七绝，是卢德
仪一家避乱宁溪五部后转徙上郑石墩居住
时的一首纪实诗。

避乱石墩滩声狂作彻夜不寐感赋一章
干戈满地欲何之，穷谷藏身岁已迟。
彻夜滩声眠不得，似为羁客写愁思。
黄岩西部上郑乡石墩村，因村中溪流

上，原有一排石墩作为过溪通道，故名。王维
龄和清末浙江水师统领王燮阳父亲王勒勋
的关系交好，于是选择在此避难。诗题中的
石墩，因位于宽阔的西谷黄岩溪旁，雨量充
沛的时候，满溪滩的流水流过，发出很大的
声响。尤其在有心事的月夜，思乡的人儿经
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焦尾阁遗稿》得到众多名士的关注和
重视，并刊刻流传于世，是古代女性重视文
化的见证。卢德仪相夫教子、知书达理的故
事厚实而绵长，让这位台州名媛成了众多后
人的楷模。

参考文献：民国《黄岩县新志》、王舟瑶
《台州四录》、王舟瑶《西桥王氏家》、林丙修
《王太常传》。

东禅巷里的
台州名媛卢德仪

𝄃朝花夕拾

𝄃山在那里

潘昌来 文/摄
天气炎热时，临海杜桥华屿山前华屿塘

的水被抽水机抽得只剩塘底一点点。笔者走
过半人高的杂草地，来到塘边，只见半块碑倒
在塘边，曾作为池塘的踏步石。

这半块石碑，灰白色，高约一米，宽约
半米。当夕阳斜射在碑面上，镌刻的文字立
体般地呈现。因为是残碑，只遗下后面的两
行文字：“承重孙朱承都奉祀 邑庠生朱绍
淇敬书”。

承重孙，属传统丧仪中的用语。正常人亡
故，丧事由嫡长子操办，但是嫡长子先亡，则
由嫡长孙主办，这个嫡长孙就叫承重孙，是承
担主丧重任的意思。

邑庠生，即县秀才，古代学校称庠，故县
学的生员叫邑庠生。

笔者听九十四岁高龄的陶世虎老先生说
过，牌门的朱绍淇先生曾教过他读书，是否就
是这位朱绍淇？

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回浦中学，喜爱传统
文化，对纂修谱籍，诗词书法均有研究。

提起朱绍淇先生，陶先生回忆，那年他13
岁，就读大汾文昌阁（后改称宾贤小学）。朱绍
淇先生是学校老师，不胖不瘦，在校教国文。

据陶先生在 1989 年手抄的民国十六
年（1927）《临邑陶氏宗谱》，里面还有临邑
庠生朱绍淇撰写的《重修宗谱序》一篇，时宗
谱落成，嘱他为之作序。此外还有《端甫君事
略》《指山概略》《祝卿君行略》等传略三篇。

在岸头村的镇福庙，还有民国十三年
（1924）朱绍淇撰写的《度孤胜会》碑记，讲述
乡间善信捐款购置田亩，再建弥陀道场，每年
清明冬至的祭祀双节，用以超升孤魂野鬼的
旧时往事。

秀才朱绍淇是牌门人，现在行政村名叫
杜前村。其详细的经历需要到村里翻翻朱氏
宗谱，大概可以知晓。

翻开民国二十五年（1936）编辑的《台临
朱氏宗谱》，朱氏的往事历历在目：宋代时则
常公在嵩山的东边，投资建立农庄（相当于现
在的农场）一所，往来收租税时，见此土地富
饶，有渔盐之利，遂迁居于此。他生有四子，长
子德和居住在郡城，次子德安后代散居各地，
三子德平为下朱始祖，德辅为上朱始祖。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上朱三透的朱
允朂（1354—1404）登进士第，后升为江西御
史，他冰霜自励，大公无私。时朝廷多冗员，公
进表节浮裁冗之疏，皇上表扬他，抚摸他的背
说，朕与卿同姓，虽分君臣，犹如父子，凡有要
讲的话，悉言勿隐。公以为遇到知音，益发以
抗直自矢，弹劾而不避贵戚，哪知却成祸端。
他与缑城方孝孺先生是忘年之交，既同桑梓
又有葭莩之亲，两贤士相契如水乳。后来方氏
遭难时，初时公得以周全，众人都为公而幸
运。公因不屈不阿，卒为当事者所忌，被诬陷
为方氏党人，而竟遭所害。其子名埒，含泪扶
榇南还，葬于六十四都的香积寺右边（元初改
乡、里为都、图，沿至清初未变。时六十四都由
兴国乡析出。香积寺亦今香积院，在临海西北
郊的松山）。因敬仰朱允朂刚正不阿的气质，
乾隆年间，浦坝港北岸的大域庠生傅灿星和
渔西居士张君魁在编辑朱氏宗谱时都题诗以

纪念，傅灿星所写的诗是：
成仁取义颂方门，波及先生死亦存。
古寺烟云埋侠骨，西江风再泣忠魂。
张君魁题道：
先生抗直世所稀，相府清风重帝几。
千古难磨忠义节，一生不避虎狼威。
到了明嘉靖元年（1522），为慎终追远，裔

孙仁植为纪念允朂公，在所居村庄的南面，集
资兴建牌坊。后来族姓日繁，列宅而居，渐成
望族，上朱村也因牌坊而称牌门村。如今，在
牌门三透，还立有两根约四米多高的石柱。到
1954年，因村在杜桥至前所的公路边，又取名
杜前村。

据《台临朱氏宗谱》介绍，牌门朱氏有三
派：三透派、路下派、塘外派。

朱绍淇属于路下派，谱名朱承鑫，字淦
泉，榜名绕淇（他自己署名有绍淇，如“残碑”，
也有署绕淇，如《度孤胜会》碑记），邑庠生，他
幼时天资敏捷，日能读积寸书，弱冠就名立黉
宫，且游学东湖，刻励愈甚，乡人都期望他明
日鹏程万里，有诗这样赞道：

入塾即超群，俗子皆寓目。
惜无十年功，五车未遍熟。
一朝竟奋发，撤帐而还读。
既抱凌霄志，云路看捷足。
嗤他燕雀辈，安知鹏与鹄。

绍淇生于光绪四年（1878），娶杨氏，育有
三子，长子汉衡，次子汉来，三子汉茂。他好公
益事业。据《重修朱氏祠堂记》载，朱氏祠堂创
自前明，置有祀产以供冬祭，后来由于疏于管
理，以致冬祭牲牷不备。绍淇见此则竭力维
护，培植族山树木，到民国六年（1917），把树
木出卖的资金，赎回祀田，恢复祀典。

民国九年（1920）之秋，又为疾风暴雨毁
坏，祠宇损失严重。绍淇召集族众相告：“今祠
宇为风雨所坏，若不紧急重修，将何以安我祖
先！”因族里无多余的款项，不得已，只好筹资
进行修葺，并择族之公正老成者协力助理。因
原有大门规模狭小，拆后重新建设门头三间，
宏规巨制，较胜旧貌。所费不下三万余金，都
赖绍淇严加管理，不数年而祀产得以恢复。

2022年，朱氏祠堂进行重建，可惜百年前
由朱绍淇领头改建的台门头，也一同拆毁，宏
规巨制也难见踪影了。

朱承都，字舜芳，号超群，属塘外派。生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身为书香门第。其曾
祖父电爵，字焕章，号倬云。他九岁丧父，母陈
氏，是邑庠生陈洛公的次女，孤儿寡母，可怜
之至。但陈氏以柏舟自矢，操持门户，成小康
之家。当电爵 26岁时，受学于临海郡城的孝
廉郭屏先生。先生对他说，你若有志读书，不
如迁居郡城，以免往返之劳，况且郡城的风气
大于乡下，识见也自然广阔，后代子孙亦为风
气所改变，必定有大于平常人的地方。电爵于
是同老母，携妻子移住临海城里，后来果然芹
香不断，科甲绵绵。但是电爵虽苦志学习，年
复一年，却没考取功名。到三十多岁时纳捐得
了个候补县丞。既然自己科举无望，于是对后
代用心培养。

他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和臣，次子衡臣，
三子是承都的爷爷叫彬臣。

和臣就学于郡城的黄桂山、江青侣二位
先生，同学有彭笠人、江宛秋等人，19岁时，成

为郡庠生。
衡臣迭遭多故，投笔从戎，充当协镇书

吏。咸丰七年（1857）九月，东乡王贤河（旧志
称王夷牙）率众攻打临海郡城，衡臣亦登城，
不惮烽火之虞。后来知府报功，因他年少有胆
识，保举为五品军功。正当可以立身报效、以
图进取时，却以母老弟少家政艰难，不以军功
而自傲，仍操持家务，闲时学习诗文以继父
志。衡臣25岁时，太平军进攻台州府城，他乘
空隙携家眷逃回故里牌门，虽家资全无，但一
家无恙。其子祖诰，幼颖悟不凡，受业于彭笠
人。22岁时，为县学第二名。他学习刻苦努力，
与同学大汾人李赓诗在霞城东湖讲舍时纵论
古今，其文章受到山长葛逸仙驾部、王子裳太
守、王弢甫京卿的欣赏。可惜身弱多病，十余
年来，未尝省试。到 33 岁、清光绪十七年
（1891）乡试时，阅卷的吴太荐批示其布局浑
成，起讲一气，很有魄力。主考李侍郎评，笔屈
而劲余，亦气象光昌。不料，由于额满而名落。
天道又不遂人愿，祖诰身发大病，衡臣百计求
全，劳心致疾而亡故，儿子也相继仙逝，就连
两个孙子，也先后殒逝。一家只遗孙女一人，
嫁给前所庠生赵梦梅之子鼎文。

彬臣，承都的爷爷。咸丰十一年（1861），
太平军来到临海时，彬臣避乱于义城的秀
溪，十一月十九日被太平军抓到黄岩西乡，
后受伤被放回。因动乱荒废学业，24岁时受
学于邱介孚先生，复入塾读书，29岁入县学，
41岁时，祁世长宗师（学政）广搜词赋之士，
彬臣前去应试，为第三名。他家后代兴旺，生
有五个儿子，分别是祖谟、祖谋、祖训（邑庠
生）、祖谦、祖谊。六个孙子，分别是祖谟子承
燕，祖训子承祁，祖谦子承都、承苑，祖谊子
承韶、承阳。

和臣，因缺乏后嗣，以彬臣的次子祖谋入
继。后来祖谋也乏嗣，再以其哥祖谟的儿子承
燕入继。

衡臣的儿子祖诰及二孙早逝。后来也以
彬臣之孙承都入继。

据此，残碑上的“承重孙朱承都奉祀”，是
朱承都的二伯祖父衡臣及伯父的墓碑，作为
入继子，所以列在其名下。岁月无痕，惟以刻
石而见之。

残碑里的家族记忆残碑里的家族记忆

残碑上的文字

余喜华 文/摄
羊岩山地处临海市西北，距临海城区约

15公里，主峰海拔 786米，古以“山顶石壁上
有石影如羊”而得名。

上羊岩山看海，看什么海？羊岩山东距三
门湾约四十公里，登上羊岩山的最高峰“羊岩
之巅”，如果你运气足够好，碰上天气晴朗，加
上你目力极好，或许能看到三门湾，看到茫茫
东海。但即使你真看到东海，那也是朦朦胧胧
的大海，至于那大海的浪涛，海上的海燕、渔
船、帆影，都需要发挥你的想象。同样的，羊岩
山上，不可能每天都晴空万里，许多人的目力
也很有限，所以在羊岩山上，真正能看到海的
机会不多。

那在羊岩山上还能看什么海？我告诉你，
羊岩山上还能看云海、看茶海。

羊岩云海

看云海实则是看日出的副产品。看日出
的最佳处，一是海上或视线开阔的海边，二是
高山之巅。我曾在椒江大陈岛、温岭石塘渔港
的海边看过日出，当那一轮红日跃出海面的
瞬间，太让人惊艳了。而羊岩山的羊岩之巅，
正是一处观日出的好地方，因为在它的东边，
没有比它海拔更高的山峰了。

羊岩山上看日出，最好头天晚上住羊
岩山庄，从山庄到羊岩之巅车程约十分钟，

然后徒步登上山巅约十分钟。故而只需日
出前半小时从山庄动身，就可以赶上观看
日出，这样无需太累。若从台州市区或临海
城区出发，则要提早一两个小时，才不至于
耽误。

我两次上过羊岩山，都没能看到日出。第
一次登山时间不对，上到山顶天早已大亮；第
二次去，因为头天台风刚绕过三门湾北上，天
空的云气尚多，登山时已知不能看日出，但有
幸可看云海。

登山时天才蒙蒙亮，山路石级尚需摸索
前行，同伴的面孔还看不清晰，大约走了一
半路，人面已清晰可见，而东边天空呈现出
橙红的云彩，云彩下的山峦层层叠叠。登上
山巅，天边橙红的云层更厚，在橙红云层的
上下部，则呈现出暗紫色的云带。太阳应该
早已跃出海平面，它的霞光想必要冲破云层
的束缚，但厚厚的云层丝毫没有退让的意
思，仍然包裹阻挡着阳光的冲刺。于是，那橙
红的云带继续上抬，曾经有一度被撕裂，中
间露出一缕红光。但这些云层毕竟是台风带
来的残余势力，十分顽强，一度将整个太阳
光芒遮挡，天空整个变成暗灰色。云的势力
终究是强弩之末，红日终究跳出了云层的包
围，站在云端之上，时针已指向上午七点以
后，红日下的云海呈现出多重色彩，赤橙黄
蓝紫。此时山岚升腾的雾气，也被阳光照射，
呈现出一轮迷幻的光晕。

日上两竿，带着些许惊喜，些许遗憾踏步
下山。下山路上看茶海。

羊岩茶海

羊岩山的另一亮点是茶文化园，整个茶文
化园面积约20平方公里，其中茶园占地约5平
方公里，莽莽茶海，置身其中，一眼望不到边。

无论是从羊岩之巅看云海后漫步下山，
还是从矗立着的地标性雕塑——天下第一石
壶的入口处拾步上山，满眼葱绿，无不给人以
心旷神怡、充满张力的视觉享受。你可以张开
双臂，尽情拥抱这无尽的绿意，亦可眯起双
眼，尽力呼吸这充溢着茶香的负氧离子。哦！
你也可以俯身下去，捧一瓣茶叶入手，送入鼻
端，尽情嗅吮这浓郁的茶香。

羊岩茶园分布在以羊岩山庄为中心的山
坡上，平均海拔都在600米以上，这是茶园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顺着山势而筑的梯田，层
层叠叠，整齐划一的茶树，是历代茶场人的结
晶。羊岩茶起源于东汉，至明嘉靖年间，“云
峰”茶已颇有名气，明清两代，有少量牙茶成
为贡品。上世纪 70年代，羊岩人开启了大规
模开山种茶的历史，积五十余年的发展，始成
今日之规模。如今，羊岩茶园核心区 5000余
亩，属于茶厂集体经营，同时辐射周边村庄茶
园5000余亩，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国人的茶文化，已有数千年历史，早在唐
代陆羽的《茶经》就系统总结唐代中期以前的
茶叶发展、生产、加工、饮用等方面的知识，并
深入挖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但长久以来，人们
关于茶文化的研究与实践，基本停留在饮茶、
烹茶和茶具的开发上。而羊岩茶园文化产业的
开发，着重于茶叶生产和加工领域，它让整个
茶叶生产区域成为了文旅融合、文化创意的产
业园，是集旅游观光、度假、品茗休闲、文化展
示、科教、茶叶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茶文化园。

环山水泥路、茶垄间的硬化步道、玻璃栈
道、风车与高台，这些硬件设施，是茶树的配
角、茶园的点缀。在羊岩茶文化园，茶树、茶叶
是真正的“红花”，其余的都是“绿叶”，这些红
花配绿叶，让你尽享茶文化的浓郁氛围。

在羊岩，文化承载着茶之道、旅之道、茶
农们的致富之道。

羊岩山上看海

茶海云海


